


第八章 意外的任命

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八时三十分 滨海金海岸

虽说已经决定听从组织安排，田立业还是跑到滨海金海岸向

老书记姜超林诉了苦。怕“叛徒”刘意如上眼药，更怕高长河找

碴，白天没敢轻举妄动，下班后便摸黑去了，也没敢用市委小车

班的车，而是让滨海方面派的车。

到了滨海，一见到姜超林和王少波，田立业便说：“嘿，总

算到解放区了！”

姜超林当即责备道：“田秀才，又胡说八道了吧？！”

田立业根本不怕，拍着王少波的肩头问：“你们这里红旗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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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打多久？”

王少波指着自己头上的绷带，笑道：“人在红旗在，轻伤不

下火线！”

田立业连连道：“好，好，少波，那我也投奔你这解放区

了！”

姜超林说：“田秀才，你不在市委好好工作，半夜三更跑到

我这里干什么？当真想做待岗干部了？你当高书记也能容你当不

管部长呀？！”

田立业这才说：“老书记，你真英明！要我说，可以称得起

‘伟大的预言家’———你预言得不错，高长河和我谈过话了，我

这不管部长马上要卸任了。”

姜超林显然有些意外：“哦，都和你谈过话了？这么快？”

田立业点点头：“人家可是有水平呀，整死你，还让你有苦

说不出。”

姜超林认真了：“明确你离开市委了吗？”

田立业说：“不但明确了，还连讽刺加挖苦弄了我一通。”

姜超林略一沉思说：“田秀才，那你回去就和高长河同志说

一下，调到我们市人大来吧，我说过不会看着你当待岗干部的，

这话算数。你可以告诉高长河同志，就说我同意接收你。”

田立业苦笑起来：“我的老书记呀，你当我是傻瓜呀？这话

我当场就说了，人家也就当场批评了，严肃指出：这是人身依

附，要我有点志气！你说我怎么办？当真离了你老书记就不活人

了？我就向人家表态，服从组织安排。看看这人厉害吧？他给你

缝小鞋，还不亲手给你穿，让你自愿把小鞋往脚上套，服了，服

了！”

王少波关切地问：“立业，你估计会把你弄到哪去？”

田立业摇摇头：“不好估计———弄到平轧厂当个党委副书记

什么的，不可以吗？市委副秘书长副处级，平轧厂党委副书记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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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副处级，你有什么话说？高长河把话撂在明处了，要我做好思

想准备，等着脱几层皮！”

王少波说：“要是真去平轧厂的话，还不如到哪个县市干个

副职。”

田立业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这种好事我想都不想，我已经做好

了最坏的思想准备，就到平轧厂这种困难企业去，为国企改革做

贡献！”继而，又埋怨姜超林，“老书记，这事我看也怪你！早几

年我那么想下去，你就是不让，现在好了，听任高长河摆布吧！”

姜超林说：“立业，这你别怪我，去年调整处级班子的时候，

我征求过你的意见，问你愿不愿意到镜湖市去，协助胡早秋同志

工作，你自己不愿干嘛！”

田立业怨气更大：“我协助胡早秋？咋不让胡早秋协助我？

他胡司令哪点比我强？上大学时他作业都抄我的！算了，算了，

老书记，我不和你争了，别让你老领导产生误会，以为我想要

官！我就是想干事，想问组织上要个舞台！”

王少波开玩笑道：“这回高长河给你舞台了，你老兄就好好

唱一出国企走出困境的重头好戏吧！唱好了，我和老书记一起去

为你祝贺！”

姜超林严肃地说：“少波，你别再夹在里面煽风点火！立业，

你也不要胡思乱想，要我看，去平轧厂的可能性并不大。你从没

在任何工厂呆过一天，既没这方面的经历，也没这方面的经验，

从干部合理使用的角度看，一般不会这么安排。”

田立业叫道：“老书记，你说的是合理使用干部，是你的思

路，不是高长河的思路。高长河的思路是拿我开刀，杀鸡儆猴！

老书记，我算是被你坑了，人家明确反对新华社记者公开报道平

轧厂，你还非要我搞到底⋯⋯”

姜超林便问：“哦，对了，记者那篇文章怎么样了？”

田立业说：“采访和调查基本上结束了，李记者想找个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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躲起来写，这样干扰会少一些———我准备把她安排到镜湖市胡早

秋那里去。”

姜超林点点头：“好。不过，你不要用自己的情绪去影响人

家。不论高长河怎么想，我们心里要有数，公开平轧厂的历史内

幕，并不是要和哪个人作对，而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。烈山班

子出问题是教训，平轧厂同样是教训，都要好好总结。”又交待

说，“立业，不管组织上把你安排到哪里，你都先去干着吧！”

田立业神情沮丧：“不先去干着咋办？当真做待岗干部吗？！”

谈得晚了，田立业便在王少波挽留下住了一夜，说好第二天

一早回平阳。

不料，却睡过了头。早上一睁眼，已经七点半了，洗漱过

后，到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已快八点了。和老书记告别时又耽

误了点时间，这就在金海岸度假区门口，和一大早赶过来的高长

河撞上了。

这让田立业很意外，也让高长河很意外。

高长河一看见田立业就挖苦说：“田秘书长，我真没想到你

会这么有出息，连夜来找老书记了！是诉苦还是求援呀？”

田立业窘迫地道：“不⋯⋯不是，高书记，我⋯⋯我是来看

王少波的，少波同志伤得不轻哩⋯⋯”

高长河像似没听见田立业的解释：“老书记给了你什么宝贵

建议呀？”

田立业知道躲不过去了，只得硬着头皮道：“老书记能说什

么？他要我服从组织安排———其实，高书记，这态我也表过的

嘛⋯⋯”

高长河“哼”了一声：“能服从组织安排就好。你等着吧！

我会找你的！”

田立业也不示弱，硬呛呛地说：“好，好，高书记，那我就

等着你的召见，准备为我们的改革攻坚战做贡献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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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虽这么说，一钻进回平阳的车里，田立业的情绪还是十分

低落，像被霜打过的树叶似的，蔫了一路。

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九时 滨海金海岸

高长河是在半山别墅的客房里堵住姜超林的。姜超林虽说脸

色不好看，可仍是客客气气，情绪并不像高长河预想的那么糟。

当时，王少波也在面前，高长河和姜超林打过招呼，便询问起王

少波的伤情，要王少波好好养伤。后来又谈起了防汛情况。

王少波说：“老天爷还算帮忙，第一次洪峰过去了，水位落

下不少。”

高长河说：“看来，你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呀。”

王少波说：“是老书记的精神感动了上帝，老书记每天都要

去一趟江堤。”

高长河便冲着姜超林笑：“老班长，我知道你不会不管我们

死活的，所以，滨海这边我放心得很，就是不来！”

姜超林也笑，说：“长河，你可别这么放心，我在滨海是休

息，防汛的事还得你一把手挂帅抓。别以为晴了几天，麻烦就没

有了，昌江水位可还在警戒线附近，大水患发生的可能性仍然存

在。”

高长河便对王少波说：“老班长的指示听明白了么？不能麻

痹大意，防汛工作丝毫不能放松⋯⋯”

王少波说：“是的，高书记，昨天我就和我们江市长说了，

抗洪防汛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⋯⋯”

姜超林又笑：“长河，你这市委书记当得可真轻松，一边赖

我，一边赖少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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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长河说：“哎，老班长，你可别冤枉我，我今天就约了文

春明检查防汛！”

姜超林说：“那好，那好！”说罢又道：“走，走，长河，既

来了，就到海滩上遛遛去，看看王少波这片人造沙滩是不是有点

意思！”

高长河以为姜超林想避开王少波，和自己谈工作，马上答应

了。

王少波也很识趣，说是自己还要到医院换药，就不陪了。

出了门便是度假区的林荫小道，姜超林和高长河踏上林荫小

道时，林荫小道上一片寂静。树林里有叽叽喳喳的鸟叫声，时而

还可见到一两只小松鼠在松树枝梢上窜来跳去。海边吹来的风带

着淡淡的湿腥味，挺清新，也挺好闻的。

漫步穿过林荫小道，一路向海边走，高长河便一路解释，说

是昨天接到老班长的电话后，就批评了孙亚东。孙亚东对谣言四

起也很意外，并以党性人格保证，决没有说过什么不利于安定团

结的话，还表示要追查。又说，想不到平轧厂的何卓孝真是有些

经济问题，从当前的工作出发，还是准备先保一下。

姜超林不作声，只是听。

高长河这才说到了实质性问题：“⋯⋯老班长，至于说‘以

党代政’，我知道你是指平轧厂的兼并问题。我为什么明知道春

明同志会不高兴，还是要先表这个态呢？还是为了工作呀！东方

钢铁集团提出这个兼并方案已经三个月了，平轧厂的同志们都倾

向于在这个基础上谈，可就是说不通春明同志。春明同志的心情

我能理解，可太不实际呀！老班长，你想想看，人家东方钢铁是

大型轧钢企业，既有市场，又有专业管理经验，还是上市公司，

我们让人家来兼并有什么不好？平轧厂在我们手里是包袱，在人

家手里就是经营性资产；我们没有市场，人家有市场份额；我们

生产成本高，一生产就亏本，人家有规模效益，开机就赚钱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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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从哪个方面讲，都是好事嘛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姜超林既不说是，也不说不是，在海滩上停住了脚步，指着

大海前方的一块岩石说：“哎，长河，你看那像个什么景 ？少波

说，他正悬赏征求风景点命名哩，帮我想想？”

高长河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，顺口说：“‘猴子望海’，好不

好？”

姜超林摇摇头：“不好，这种景点名太多了。”

刚刚九点钟，海滩上一个人没有，两位新老书记在沙滩上席

地坐下了。

高长河又把话题拉回来：“老班长，现在，我也得和你说实

话了，对平轧厂的问题，连华波书记都很关心，送我到平阳来上

任的那天，华波书记就私下和我交待，要我立足于尽快解决问

题，而不是进一步扩大矛盾———华波书记担心矛盾波及到省委一

些领导同志呀！”

姜超林这才说了句：“没这么严重吧？！”说罢，又指着那块

岩石说，“哎，长河，你看叫‘金猴观天’怎么样？从这个角度

看，这只猴子并不是在望海，而是在看天嘛，真有点不知天高地

厚的样子呢。”

高长河心里一怔，觉得姜超林话里有话，嘴上却道：“挺好，

人家采用了，你老班长可得分一半的好处给我！”

姜超林说：“好嘛，那咱就多给他们起点好名，别把一个个

景点都搞得那么俗气，什么‘老龙抬头’呀，什么‘早得贵子’

呀⋯⋯”

高长河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平阳正在往国际化大都市的方向

发展嘛，风景点命名的问题是得注意。可是，老班长呀，我今天

是专程来和你商量一些迫在眉睫的大事情，想请你帮我出出主

意，做做工作，景点命名的事咱们还是先往后推推吧！”

姜超林道：“长河，你看你说的，也太客气了。现在你是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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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书记，你拍板嘛！平阳的事情该怎么办怎么办，不听话的，你

撤了他。别以为我昨天对你说了几句不太入耳的话就是有情绪。

说真的，我什么情绪都没有，而且也难得清静几天。”

高长河说：“老班长，你想得倒好，你清静了，我可累死了，

这不公平！现在人大也不是二线，是一线，我当然得赖着你！你

刚才的话我又听出意思了，是不是田秀才也来找你诉苦了？”

姜超林笑笑说：“哦，长河，你不提田秀才我倒也不说了，

既然你提了，我就说一句吧，其实这话我已经和你说过———万一

怕他那‘匕首和投枪’误伤了你，你把他交给我，我继续敲打他

嘛！”

高长河不屑地说：“什么匕首与投枪呀？老书记，你可别上

田立业的当，他那些杂文不咋的，倒是有几篇涉及经济的文章还

有点意思。所以，我就找田立业谈了谈，给他泼了点冷水，要他

离开市委机关，做点实际工作。”

姜超林问：“打算怎么安排呢？”

高长河笑呵呵地说： “老班长，我这不是正要和你商量

嘛———考虑到田立业六年前就在烈山当过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

记，烈山又是这么个现实情况，我就想建议市委把田立业先安排

到烈山临时主持工作，做县委代书记吧！下一步再考虑整个烈山

班子的调整，老班长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姜超林一下子怔住了，呆呆看了高长河好半天，一句话没

说。

高长河又问：“老班长，你觉得田立业这人怎么样？”

姜超林又愣了好半天才说：“人是好人，本质不错，正派，

忠诚，也有一定的工作能力，我们曾经把他当作后备干部重点培

养过。可这人的毛病也不小，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一不小心就

露颗大象牙给你看看。六年前在烈山，因为这张臭嘴得罪了不少

人，惹了不少麻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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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长河说：“我听说了一些，当时田立业管纪检，难免得罪

几个人嘛。可对耿子敬他就得罪对了，把县政府的小金库查了，

干得还不错嘛！”

姜超林点点头：“是的，在这件事上我支持了田立业，对耿

子敬进行了全市通报批评。”

高长河婉转地说：“可是，事情过后，您却把田立业调走

了。”

姜超林道：“调田立业离开烈山，和耿子敬没多大的关系，

是因为这位同志主管纪检还胡说八道。长河，你猜这宝贝能和被

查处干部说什么：‘贪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？你当着共产党的官，

小车坐着，好房子住着，好酒喝着，老百姓一年要在你们身上花

二十多万，你们何必再搞存款搬家呢？你们收了人家三万五万，

把个乌纱帽搞丢了，多不划算呀！’你说说看，这颗象牙大不大？

啊？当时，听了汇报我真是哭笑不得。”

高长河却意味深长说：“老班长啊，我看田立业这话说得倒

也挺有道理嘛，把问题的本质说出来了⋯⋯”

姜超林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什么本质？因为工作需要配备房子

和车子以及必要的待遇，与利用职权搞腐败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

嘛⋯⋯”

高长河笑了笑：“好，好，老班长，我会让田立业注意管好

他这张臭嘴的。老班长，我继续汇报吧———镜湖市常务副市长胡

早秋，实际上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市长工作，要名符其实，这次我

也准备提议他做代市长。这两天组织部正搞材料，下午开会研

究———当然，重点是研究烈山县委县政府的班子，不知你还有什

么想法和建议没有？”

姜超林想了想，摇摇头：“干部人事问题你们要慎重，我真

不便多说什么。”

高长河又说：“下午的常委会定在两点，有什么建议也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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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会上说。”

姜超林淡淡地笑笑：“长河，下午的会我就请假不列席了吧，

该说的都说了嘛。”

高长河也没再坚持，又和姜超林说了几句闲话，便告辞了。

临走，仔细看了看海边那块岩石，眼睛一亮，突然说：“哎，老

班长，我倒想了个挺好的景点名，‘思想者’，怎么样？”

姜超林有些茫然：“什么‘思想者’？”

高长河说：“罗丹的‘思想者’嘛！”

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十时 滨海金海岸

高长河走后，姜超林没再去想罗丹和那个什么“思想者”，

而是揣测起高长河此次来金海岸的真实意图。很显然，高长河是

来求和做姿态的，此人非常清楚他在平阳的影响力，以及他和田

立业、胡早秋这些部下们的密切关系。于是，昨天他在电话里一

发火，高长河今天就来了，就做出了一副尊敬老同志的姿态，且

试图以重用田立业和胡早秋，来换取他对自己工作的支持。高长

河太需要这种支持了，别的不说，光一个平轧厂就够此人折腾

的。平轧厂这个烫手的烂山芋现在抱在了高长河怀里，文春明情

绪又很大，不积极配合，高长河能不急吗？能不希望他出面做做

工作吗？更何况省委书记刘华波也密切关注着平轧厂问题的早日

解决。

姜超林仔细咀嚼着刚才的谈话，自觉得把高长河的焦虑心态

看得十分清楚：平轧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何卓孝有经济问题，高长

河仍出面保，说明高长河明知是碗苦药也得先喝下去———不过，

何卓孝出现经济问题倒也让人想不到。那么，田立业这个未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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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山县委代书记是不是高长河被迫喝下去的另一碗苦药呢？这碗

药会苦到什么程度？万一不治病反泻肚子，高长河又怎么办？

想到后来，姜超林坐不住了。这个高长河，胆子实在是太大

了，竟敢拿烈山县的一方平安和烈山县一百一十万人民的前程到

他这儿送人情！他真不敢想象，田立业这个县委代书记会怎么

当，又怎么当得好！

这才急急忙忙用保密线路给文春明打了个电话，讲了一下高

长河来访的情况，并把高长河建议田立业到烈山主持工作的事重

点提了出来，问文春明，高长河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文春明迟疑着说：“我看人家还是好意吧？派田立业去烈山，

没派个对你老书记不满的同志去烈山，明显是讨你的好嘛。”

姜超林不悦地说：“拿平阳下属的第三大县讨我的好，文市

长，你不觉得这太可怕吗？你说说看，田立业这同志真要在烈山

捅了漏子怎么办？咱对得起一百一十万烈山父老乡亲么？再说，

不也害了田立业么？”

文春明说：“老书记呀，你看你，瞎操心了吧？现在的市委

书记是高长河，他敢拍这个板自然要负这个责。你我又没向他推

荐过田立业，咱着哪门子急呀！再说了，高长河敢用田立业，一

定会有他的道理嘛，也不一定单为了送人情。”

姜超林直叹气：“春明啊，就是不为送人情，这么安排也是

很不妥当的嘛。高长河新来乍到，可能对情况还不是太了解，咱

们这些老同志可不能看着他这么胡闹呀。就算有些矛盾，我们也

不能在这种事上看他的笑话！这不可笑，搞不好我们要付大代价

的！”

文春明沉默着，不做声。

姜超林又说：“高长河来找我时，我因为心里有气，也是一

时糊涂，没当面把这些话向高长河都说开。高长河说，他和你约

好要去镜湖检查防汛，一路上你再和长河同志好好谈谈行不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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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句话，烈山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今后再也不能出乱子了，

这个县委代书记一定要慎重选择，决不能用田立业！田立业这个

同志可以到市人大做副秘书长，也可以到市政府做副秘书长，就

是不能把一百一十万人民的身家性命交给他！”

文春明忙说：“哎，哎，老书记，咱可把话说清楚，我可不

要田秀才到我们市政府做副秘书长呀，你能容忍他，我不能容忍

他⋯⋯”

姜超林便说：“看看，让田立业到你市政府做个副秘书长你

都不干，让他到烈山主持工作你就放心，这本身就很不正常嘛！

春明，我再重申一下，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，我们一定不能有任

何私心。就算田立业是我自家孩子，我再希望他好，也不能让他

去做这种责任重大的地方大员。”

文春明这才说：“好，好，老书记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

再和高长河说说就是，至于他听不听我就管不着了⋯⋯”

接下来，文春明又满腹牢骚说起了平轧厂的事，大骂何卓孝

不是东西，偏在这种时候又出了事，竟虚报冒领几万块钱的医药

费，让孙亚东抓住了把柄。又说何卓孝真操蛋，又是电话，又是

电传，和东方钢铁集团联系上了，明天就要飞上海了。

文春明火气很大：“⋯⋯老书记，你说说看，何卓孝咋就这

么蠢？我叫他看着办，这意思还不明确吗？他竟这么积极，还说

这不是看高长河的眼色，而是厂里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。厂里绝

大多数同志既然有这个意见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姜超林说：“这我倒要说一句真话了，当初何卓孝和厂里一

些同志确实是比较赞同东方钢铁这个兼并方案的，我是因为你不

同意，才没好表态。这事高长河到这儿来也和我说了，我看你就

别坚持了。高长河说得有道理，咱不能光要脸面，不顾屁股嘛。

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高长河倒比我强，能拉开脸面。”

文春明一下子发作了，语气很激烈：“老书记，你是不是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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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我做出牺牲？别人不知道，你老书记也不知道吗？我为这个平

轧厂受了多少窝囊气？关键的时候，省里那些官僚谁替我说过一

句公道话了？不论是刘华波书记，还是陈红河省长！他们心里就

一点都不愧呀？尤其是陈红河省长，当初不是她算政治账，说啥

也不会搞得这么被动！现在好了，都是我老文的事了！是我的事

我不赖，既然十年我都受过来了，我现在凭什么要这样让东方钢

铁来兼并？！”

姜超林耐心地劝道：“春明，你的委屈我心里都知道，所以，

我支持公开报道平轧厂的事情，我的这一态度你是很清楚的。可

是，老兄啊，教训要总结，问题更得解决嘛！除非你能拿出更好

的解决方案来。”

文春明说：“既然给优惠，我们为什么不优惠自己？我想了

一下，能不能让平阳钢铁厂来兼并平轧厂呢？或者把这两家联合

起来，成立一家钢铁集团公司？”

姜超林长叹一声：“春明啊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平阳钢铁厂也

是困难企业，能自保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兼并平轧厂呢？拉郎配

硬捏在一起更不好，局面会更糟嘛。”

文春明显然很不高兴，说：“好，好，老书记，那我就不说

了，反正你和高长河都比我英明，不英明省委也不会安排你们坐

船头！”

姜超林说：“春明，对总结经验教训，我的态度一点没有变，

说到底，就是华波同志出面反对，我这个态度也不会变。我觉得

这既是对历史负责，也是还你一个公道。但是，平轧厂问题必须

解决，不管是由高长河来解决，还是由你文市长来解决，我们不

能这么不负责任！”

文春明啥都不说了。

姜超林却又说：“春明，见到高长河的时候，你可一定要提

醒他呀，还有，在下午召开的常委会上也得发表意见，我们用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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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耿子敬，惹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乱子，不能再眼看着高长河用

错田立业造成新乱子！”

文春明阴阳怪气地答应着，放下了电话。

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十一时 镜湖市围堰乡

和高长河一起前往镜湖市围堰乡检查防汛时，文春明却什么

也没说。

没什么好说的。高长河知道送人情，他文春明又何尝不知道

送人情呢？只要田立业不到市政府来当副秘书长他才懒得管呢。

高长河既然敢拿田立业赌一把，就得为这场赌博的输赢负责，管

他什么事？他上够当了，再也不想往这种是非里搅了。

细想想，觉得姜超林也在耍滑头。田立业是这位老书记捧了

六年的活宝贝，平阳干部没人不知道，现在姜超林偏反对田立业

做烈山县委书记，却又不当着高长河的面反对，这又是怎么回

事？是真反对，还是欲盖弥彰？搞不好这位老书记已经和高长河

达成了某种妥协，又拿他当猴耍了。从电话里的态度看，在解决

平轧问题上，姜超林已经和高长河达成了一致，这不能不让他起

疑。

于是，一路上，文春明只字不提田立业，只和高长河大谈抗

洪防汛，说是围堰乡乡长兼党委书记周久义是个先进典型，平时

并不显山露水，这次抗洪抗得却极为出色，带着乡党委一班人日

夜吃住在大堤上，顶住了第一次洪峰，赢得了老百姓的广泛好

评，乡政府和乡党委的威信空前提高。

高长河拍拍文春明的手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就是看到了防汛

简报上的介绍，才点名要去围堰乡的嘛。像周久义这样的同志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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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好宣传，报纸、电台要多做些报道，别让老百姓以为我们的干

部都是大大小小的耿子敬。哦，对了，文市长，还有滨海的王少

波同志，我也让报社写文章宣传了！”

文春明两眼望着车窗外，不满地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高书

记，我看倒不是老百姓把我们看成耿子敬，而是我们有些干部惟

恐平阳天下不乱！”

高长河看得出文春明的情绪，脸上却仍是笑：“我看平阳这

天下乱不了，老百姓心中还是有杆秤的嘛。我听说跨海大桥通车

典礼时，老百姓就打出横幅，向姜超林同志表示敬意，是不是？”

文春明注意地看了高长河一眼：“你也听说了？”

高长河道：“听说了，我看，这才是平阳人民对姜超林同志

的真正评价嘛！”

文春明心里益发认定姜超林和高长河是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

一致。

到了围堰乡，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和围堰乡乡长周久义等人

已经在大堤上等着了，大堤下停着不少轿车、吉普车，还有一辆

电视台的新闻车。高长河和文春明的车一停下，摄像机镜头马上

对了过来。

高长河下了车，热情地和周久义及围堰乡的干部群众一一握

手，道着辛苦。

周久义看上去又老又瘦，见到高长河显得十分激动，结结巴

巴地说：“高⋯⋯高书记，是⋯⋯是你们当领导的辛苦，这⋯⋯

这么忙，还跑到乡下来看我们。”

高长河说：“周乡长，是你们辛苦呀！你们干得好啊，战胜

了第一次洪峰，保卫了家园，也保卫了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！”

拉着周久义粗糙的大手，又问，“老人家，有六十多了吧？啊？

还没退下来休息呀？”

周久义听得这话，“嘿嘿”直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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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长河有点茫然，看了看文春明。

文春明道：“高书记，看你说的？老周算什么老人家呀？他

比我还小两岁呢！”

高长河心里一沉，感叹说：“我们农村基层干部太不容易

了！”

周久义说：“高书记，是咱们的老百姓太好了！这次抗洪，

那真是要啥给啥，没有哪个人和我们乡政府讨价还价的！我们这

些基层干部还有啥话可说？只有带着老少爷们好好干！十天前，

领着老少爷们上大堤时我就说了，人在堤在，只要围堰乡破了

堤，我周久义就一头跳下去！”

高长河连连赞叹道：“好！好！就是要有这种破釜沉舟的精

神———人还是要讲点精神的嘛！不过，周乡长，万一破了圩，也

不能当真跳下去呀，啊？！”

镜湖市委书记白艾尼插上来介绍说：“高书记，周乡长说跳

下去是绝对了些，不过，他们乡政府、乡党委一班人确实向我们

市委、市政府和围堰乡八万百姓立下了军令状：只要破圩，两套

班子集体辞职！”

高长河又是连连表扬，表扬过后，对文春明说：“文市长，

你说说看，有周久义这样的干部群众，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

了？！我们应该信心百倍嘛！”

文春明点点头：“那当然！”

然而，话虽这么说，高长河和文春明还是不敢掉以轻心，在

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，还是沿着环绕镜湖的大堤巡察了一圈。

四下里看到的情形，让高长河和文春明都十分满意。周久义不是

个耍嘴皮子的浮夸干部，防洪防汛工作———都落到了实处，大堤

不但加固了，还整体加高了大约一米。护堤的干部群众布满堤

岸，每村每个干部分工哪一段都很明确，一块块写有责任范围的

“生死牌”赫然立在堤上，让人禁不住想起战争年代的前沿阵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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